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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梦中，老屋前那片郁郁葱葱的甘蔗
林里，满脸笑容的祖父弯着腰收着甘蔗，我
在青纱帐里钻来钻去，一阵微风拂过，叶子
欢快地发出“沙沙”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甜
丝丝的味道。

祖父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上过
好几年私塾，读了不少诗书，会吹竹笛，拉丝
弦，打四川锣鼓，是那个时候偏僻山乡唯一
的文艺青年。他年龄虽小，但凡乡亲们遇到
棘手问题，只要他一到场，都会迎刃而解。邻
里间发生一些矛盾，他都会出面调和，化干
戈为玉帛，一点不比《白鹿原》里的白嘉轩逊
色。解放后，他集挖瓢匠、泥瓦匠、木匠、篾匠
于一身，走到哪里都是香饽饽。土地改革时，
他被选举为另外一个村的村主席，说话做事
丁是丁，卯是卯，带领乡亲们开荒地，兴水
利，搞生产，想法设法让大伙儿有饭吃，有水
喝，有衣穿。

梦中的甘蔗林是真实的，是祖父在七十
年代末开始种植的。那时候年逾五旬的他步
行百里从县城买回甘蔗种，无所顾忌地在屋
前种植起来。乡亲们纷纷为全公社第一个敢

“吃螃蟹”的他提心吊胆，家里人更是惶惶不
安。一夜春风来，大地苏醒了，嫩绿的甘蔗苗
像精灵一般破土而出，吮吸着春天的甘露，
一垄垄，一列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屋前。入
夏，甘蔗苗越长越高，越来越壮，整整齐齐，
密密麻麻，满眼苍翠与瓦蓝的天空浑然一
体。皎洁的月光下，祖父吹着竹笛，拉着丝
弦，哼唱着川剧里的戏文，他厚重的腔音在
甘蔗林上空远远飘去。

秋天是甘蔗成熟的季节，它们光滑发
亮，粗壮挺拔，一节比一节高，一节比一节
长，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英姿。这个时候也是
祖父最高兴的时候，逢场日，他便扛着一大
捆新鲜甘蔗到乡场上卖，黄昏时候，祖父哼
着小调，提着两斤散白酒回到家里。炊烟升
起，祖母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起来，擀着面
块，炒着鸡蛋，父亲陪着祖父喝着酒，我和姐
姐、两个哥哥围着饭桌来回嘻嘻哈哈地追打
着，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笑声不时从瓦
片缝隙中传出房顶。

这片甘蔗林成了全家主要经济来源，此
前家庭负担一直压在教书的父亲肩上。祖父
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但却时不时砍几根上好
的甘蔗给我们吃。我在家排行最小，最甜的
部位总是在我嘴里，咬上一口，响响的，脆脆
的，汁水在牙缝之间游走，顺着喉咙流进肚
子，甜到心底，爽在心尖。香甜的甘蔗自然也

吸引了邻里渴望的眼神，一些小孩儿甚至半
夜潜入甘蔗林，祖父不责怪不说，隔三岔五
还给每家每户送去一些，不要一分钱。

种植甘蔗让家里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
善，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乡亲们的观念，在
祖父的鼓励下，全村大多数家庭也开始种植
甘蔗。祖父像一台高负荷运转的机器，每天
不停地给大伙儿免费提供甘蔗种，手把手传
授种植技术。一时间，绿皮的、黑皮的、白皮
的甘蔗一山接一山，一坡挨一坡，一片连一
片，东看不到头，西望不到边，碧波荡漾，浩
浩汤汤。祖父常常戴着一顶旧草帽，扛着锄
头，拉着年龄尚小的我，登上屋后的山顶，浓
浓的眉毛下，目光坚毅，满脸笑容……

甘蔗成了家乡的支柱产业，乡亲们慢慢
地富起来了，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但好
景不长，几年后县糖果厂破产，在信息严重
闭塞的当时，甘蔗严重滞销。祖父和乡上的
干部把家家户户的甘蔗集中起来，租了好几
辆解放牌大货车，到临近的几个地区去推
销，半年下来，总算挽回了一些损失。此后，
大伙儿不再种植甘蔗了，但老屋前的甘蔗林
依然苍翠，生机勃勃，祖父跟往年一样，戴着
草帽，哼着小调，锄草施肥，只是他的脸上爬
满了皱纹，腰肢越老越佝偻了。

凡逢当场天，不管烈日当空，还是数九
寒天，接近七旬的祖父依旧早早起床，沿着
崎岖的山路，吃力地扛着一大捆甘蔗来到十
多年固定的摊位，把一根根甘蔗像艺术品一
样摆放着，静静地等待乡亲们来购买，但常
常是无人问津。父亲母亲无数次劝他，这么
大的年龄了，就别再种了，再说值不了几个
钱。但他说，我能帮衬你们多少就帮衬多少，
几个孙子今后还要读大学呐！

我上初一了，和祖父几乎一周才能见一
面。他卖甘蔗的地方就在教室外十多米处，
我和祖父约定，你想我的时候就喊一声“甘
蔗，新鲜的甘蔗！”，祖父说“我只能偶尔喊一
声，这样才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但祖父从
没喊过这句话，我只能时不时透过教室窗户
向外张望。

这个赶场日出奇的冷，人来人往中，满
头银发的他站在那里，见人就笑，格外显眼。
晌午时分，天空下起了雨，雨中夹着雪花，穿
着补丁衣服的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冰冷的
雨无情地打在他消瘦的脸颊上。我和父亲给
他送去了棉大衣和茶水，并劝他别卖了，赶
紧到学校寝室烤烤火。祖父说，农村人哪里
有这么金贵，再卖一会儿，你们赶紧去上课，

父亲和我只有悻悻返回教室。当我再次透过
窗户向外看时，发现祖父身边突然多了一个
衣襟褴褛的乞丐，刚送去的那件棉大衣已经
披在了乞丐身上，那双沾满污垢的手正捧着
茶杯大口大口地喝着。而祖父却反复搓着双
手，在那堆甘蔗前来回跺着脚。

午饭时间到了，我冲出教室一看，祖父
不见了踪影。在父亲的寝室里，我看见祖父
正在蜂窝煤炉前烤着火，手里端着搪瓷盅，
呷着白酒驱寒。看我满脸不快，祖父笑眯眯
地摸着我头说“幺孙儿，爷爷今天运气好，一
个大老板买走了全部甘蔗，一块钱一根，卖
了五十块，看，我给你买了啥？”，祖父从衣兜
里掏出一个肉饼，“这是你最喜欢的，趁热，
赶紧吃！”，“我不喜欢！”我带着哭腔，边叫嚷
边扭头跑了出去。

第二天是星期六，学校例行放假，我和
父亲回家了，无独有偶，在县上读书的大哥
二哥也回来了。祖父高兴得像个孩子，叫祖
母和母亲杀了那只最重的老母鸡，看着我们
狼吞虎咽的模样，祖父慢慢地喝着酒，满脸
泛着红光，乐呵呵地笑着。饭罢，他搬出四川
锣鼓，父亲拉着二胡，父子俩唱起了《五台会
兄》、《铡美案》中的片段。

“快点，起床，爷爷中风了——”第二天
早上，正在睡梦中的我被哥哥们拽下了床，
我踉踉跄跄跑向祖父出事的地方。这里是窖
藏甘蔗的地方，甘蔗窖旁边是一大丛斑竹，
祖父的双手全是泥巴，左手紧紧攒着一根又
粗又壮的甘蔗，右手死死抓住一根斑竹，他
的双眼微闭着，嘴角处溢出丝丝白沫，脚上
穿着一双帆布胶鞋，祖母在旁哭着说“叫你
晚点起来取，你就是不听，反正娃娃些还在
家”，原来，祖父是为我们取甘蔗而中风的。
待我们搬开他的右手时，斑竹上的五根手指
泥巴印清晰可见，几年后斑竹上仍然留着祖
父的手指印。

经过一整天的抢救，祖父还是在傍晚
时分咽气了，享年七十一岁。我站在光秃秃
的甘蔗地里，嘶声裂肺地哭着，咆哮地寒风
像刀子一样在脸上刮，一片枯黄的甘蔗叶
在灰暗的天空中来回飘荡，像一只断了线
的风筝……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屋前那片甘蔗
林早已变成了荷田，一到春天，荷田里冒出了
几片嫩绿的甘蔗苗，甘蔗苗正使劲儿地向上成
长着，荷风送香气，甘露滴清响，我仿佛
看见祖父依旧戴着那顶草帽，哼
着那些熟悉的戏文……

梦中那片甘蔗林
◎魏传伟

乡 村 笔 记

追梦人

◎王朝书

小琴讲，村里一个女人，20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对
女儿。

小琴所讲的女人，我不认识。她是我离开村子后，才嫁
来的。小琴说，她豪爽、大方。村里人聚会时，能一口喝下一
纸杯白酒。

一天，小琴和她一起上街。街上，女人对小琴说，她不
知道自己怎么了，脚肿得厉害。小琴叫她将裤子拉上去。当
下，小琴被吓住了。她的腿亮亮的。轻轻一摁，就有一个坑。
小琴说，你想死呀，肿得这么厉害了，还不去看。女人说，她
没钱。小琴将身上几百元全搜了出来，塞给女人，叫她赶快
去医院。

到死，女人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小琴讲，那
天，女人在泸定医院开了些药，就回来了。回来后，她的男
人骂她，一年到头挣些钱，拿给你吃药就吃完了。女人就没
去看病。不久，即去世了。

女人去世后，她的娘家对她的丈夫极有怨气，断了来
往。女人在时，她的娘家人时不时地会送来腊肉，帮助种
地。尽管，他们的接济，起不到大作用，可日子总要轻松些。
如今，彻底不再来往，女人丈夫和她的两个女儿，在女人去
世后的日子，可想而知。

女人丈夫更加抠了。如今，村里，找不到几个对他有好
感的。曾经，人们想帮他，让他接送村里孩子上下学。他家
有一辆旧车。可他却对孩子们在车上打闹有意见。说，会把
车弄坏。且，不愿在孩子们上学放学时，多等。村里孩子是
不同年级的，上下学时间不一致。如此，必然地，要求接送
人有足够耐心去等待，将每个孩子送进学校、接回家。女人
丈夫却不耐烦等待。也许，他想，那些时间里，可以多找些
活来做，多挣些钱。可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不出加价的话
来。只有，含蓄表达他的态度。

大概一月后，村里人懂得了女人丈夫的心思，另找了师傅。
人们还想帮他。有人给他介绍女人。可，人来了，几天

后，就走了。说，太抠了。哪个，跟到他过得下去哦。
从此，村里再没有人想多管他家的事了。女人丈夫，就

和两个女儿一天一天地将日子过走了。
先生我们回村后，一天，小琴我们一起散步。路过村口

时，小琴示意，一户人家门口坐着的两个女孩，就是她所说
的女人的孩子。虽然，我的视力不好，看不清长相，可我看
到，两个女孩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好看。

小琴说，女人留下的两个女儿，大女儿长相随她，性情
也像她。爽利、泼辣。现在，不仅能做家里的活，村里红白喜
事，也能去帮忙了。且，她的学习成绩也好，读的是重点班。

听了小琴的描述，我想着，那两姊妹，一定是独当一面
的姐姐带着年幼的妹妹，相互依偎的。

小琴动了手术，还在休养。龚大姐因儿子结婚，也要回
去了。一下，先生我们想不到，找谁来帮我们。突然间，我想
到，小琴讲过的，李家两姊妹。姐姐，是那么能干，做一些简
单家务应没问题。现在，是寒假，也许，她可以做假期工。先
生我们愿意给多的钱。假期后，说不定，小琴就可以做事了。

我给先生讲了我的想法。先生说好。晚上，我们顺路走
到了李家。迎接的，是两姊妹。她们的爸爸不在。姐姐，很老
练地接待我们。听了我的来意后，姑娘问我，一个月多少工
钱。我回答了。她点头，说愿意。等爸爸回来，就和他商量。

先生我们走了。原想，事情，就这样定了。谁知，今天一
早，女孩的爸爸打来电话。电话里，语气强硬。说，他们家的
孩子是不会到别人家做工的。

挂了电话，我对先生说，我们得想想还有没有合适的人了。
先生问我，为何。我给他复述了，女孩父亲的回复。
先生说，看来，女孩父亲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无情。他

对自己的女儿，就是有情的。
我说，李家两姊妹，应该是在父亲的呵护下，健康成长

的。而非姐姐一人照顾 着妹 妹。那个男人所有的
抠，应都是为了女 儿。他大概想将对妻
子的愧疚，全弥补 在女儿身上。不让她
们受一点委屈。

先生叹了口气， 说，只有人类，才
拥 有 同 情 和 爱 。 爱，是人无法回避
的。那个男人， 终究在妻子去世
后 ，醒 悟 了 爱。

李家两姊妹

◎耿艳菊

天一暖和，卧室窗外的香樟树又热闹
起来，每每从鸟鸣中醒来，心里就不由得会
荡漾着喜悦。像沉寂了漫漫长冬的湖水，任
由轻柔的春风吹拂着，那些孤寂落寞的冰
雪暗夜都成了如烟往事。

尘事有寒凉，好在自然界有春天往返，
春天的德泽，万物生辉。人生悲欣交集，而
暗夜凄冷总有尽头，春天又如期而至，人间
值得热爱。

大清早呀，很多人都还在梦中，而鸟儿
是春天忠诚的信使，是勤快的精灵，神采奕
奕，欢快地啾啾啾着。

鸟儿的世界，人不懂，但快乐却是可以
共鸣的。人也跟着快乐，心思轻盈，心轻万
事如鸿毛。到处是春风骀荡了。

拉开窗帘，是两只青色的鸟儿。起初，
它们有些惊吓，也只是一刹那的事，它们又
泰然自若了，该唱歌唱歌，该聊天聊天，不
理会我这个好奇的人。

我也就大大方方地观察它们，发现这
两只鸟儿很像昨天的那两只，其中一只，青
色的头上还有一点点绯红，很是俏丽。也许
就是，它们是在谈恋爱吗？我们家在小区的
后排，位置又在最里面，窗外的这棵香樟树
倒是很清幽。

鸟儿谈恋爱也要找个浪漫清幽的地
方，不免让人宛然而笑。见过冬天恋爱的鸟

儿吗？春天真是恋爱的季节。
公园里，春风徐徐吹着，红砖的自行车

道，蓝色的单车上，是一对明媚飞扬的年轻
人。男孩子青春潇洒，女孩子明净温婉，一
袭白裙，长发在春风里飞舞。

偶然的相遇，素常的场景，却久久不能
平息，因为这是在春天，春天万物萌新，可
也容易让人怀旧，一点点的缘由，就仿佛回
到了多年前的青春韶华。青春，一个人的一
生中不会重来的春天。

也是这样徐徐的春风里，我们还在家乡
的小城。城外有一条南北向的长长的河，河
堤两岸密密地植着垂杨柳，柳枝鹅黄柔软，
在春风里自在飘拂。每到周末，我们就会骑
着单车沿着河堤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那
是单调寂寥的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我留着长长的头发，刚洗完，春
风吹起黑亮的长发，空气里有淡淡的薰衣
草的味道。后来，薰衣草淡淡的芳香，就成
了我们念念不忘的春天的味道。

他那时喜欢穿我们一起买的那件黑色
风衣，大大的口袋里可以放下随身听，插上
耳机，一人一个耳塞，在春风明丽的河岸
边，听我们喜欢的《追梦人》：“让青春吹动
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追梦人，我喜欢
文学，他喜欢书法。在清寂的小城丰富着灵

魂 。一 年
又 一 年 的
春风，吹过
我 们 的 梦
想，吹散了眉
弯，一路的美
好是生命里
珍重的一笔。

晚上，他
练书法，我看
书。他突然抬
起头和我商
量，等有空了，
春天回老家
小城，咱们
再去河边骑
单车可好？
孩子一听，
作 业 不 写
了，跑来凑
热闹，一家
人叽叽喳喳
计划着旧地
春游的梦想。

春 风 旧 相
识，吹起一往人
世情深。


